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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淮官话尖团音变化探微
——以《五声反切正韵》《古今中外音韵通例》等为视角

曹 祝 兵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摘 要：本文通过历史比较法，系统考察《五声反切正韵》、《古今中外音韵通例》等江淮官话韵学著作中见组、精

组声母在细音前的变化，发现清代江淮官话尖团音变化经历——见组、精组均未腭化（清初）→见组腭化、精组未腭

化，但ʨi、ʨhi、ɕi未独立成母（清中期）→见组腭化、精组未腭化，ʨi、ʨhi、ɕi已独立成母（清晚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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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声反切正韵》《古今中外音韵通例》等

著作简介

（一）《五声反切正韵》

《五声反切正韵》，清吴琅著。该书卷首有江

都程名世序，署乾隆昭阳协洽且月（乾隆二十八年

六月），故一般认为该书成书于公元 1763年，序属

清代中期韵学著作。

该书共有六篇：“辨五声第一”、“论字母第

二”、“审纵音第三”、“定正韵第四”、“详反切第

五”、“立切脚第六”。作者吴琅在“一本天籁”语音

思想指导下，想通过“辨五声”、“详反切”，达到如

实描写当时雅音或通语（“定正韵”）的目的。

经过考察，该书语音系统包括 19 个声母、32

个韵母与阴平、阳平、上、去、入5个声调。该书音

系呈现“泥娘归并”、“知照合流”、“全浊声母清音

化”、“见系声母腭化”、“零声母扩大”、“-m 尾消

失”、“-ŋ尾与-n尾相混”、“入声韵尾无-p、-t、-k且

与阴声韵相配”等特点。该书语音系统及其语音

特点与江淮官话相符，因而学界一般将其看做江

淮官话（南京话）类韵书。

（二）《古今中外音韵通例》

《古今中外音韵通例》，清胡垣著。该书卷首

有孙锵鸣光绪丁亥序和作者光绪丙戌（公元 1886

年）自序，故一般认为该书成书于公元 1886年，序

属清代中后期韵学著作。

该书语音系统包括 18 个声母、45 个韵母（包

括 13 个入声韵）与阴平、阳平、上、去、入 5 个声

调[1]278-280。该书音系呈现“泥来归并”、“知照合

流”、“全浊声母清音化”、“零声母扩大”、“-m尾消

失”、“-ŋ尾与-n尾相混”、“入声韵尾为喉塞音”等

特点。其语音系统及其语音特点与清代时期江淮

官话相符，因而学界一般将其看做江淮官话（南京

话）类韵书。

（三）《增订合声简字谱》与《南京官话》

《增订合声简字谱》，清末民初劳乃宣著。该

书是劳乃宣为了推行拼音文字，教授南京话而作

的南京话拼音简字课本。为了让学员能够较快学

会南京话，劳乃宣以王照《官话字母》为基础，于

1905年撰成《增订合声简字谱》（又称《宁音谱》）。

该书是在北京话的基础上编订而成，其体例和拼

读方法同《官话字母》一致，只是增加了6个声母，3

个韵部，形成声母 56个、韵部 15部，声调为阴平、

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劳氏所言56母实将介音

包含在内，实际声母为20个。

《南京官话》，德国人何美龄著，1907年出版。

该书记录南京官话语音系统为：20个声母、66个韵

母（入声韵19个）、5个调类。

2019年12月

第38卷第6期
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Dec.2019

Vol.38 No.6



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6期

二、学界对于尖团音的争鸣

要探讨江淮官话尖团音变化，先要探讨何为

“尖团音”，如何区分“尖团音”。目前学界对此问

题看法不一：

唐作蕃先生说：“尖音是指古精、见两组声母

在[i]、[y]前念[ʨ]、[ʨh]、[ɕ]叫团音，不念[ʨ]、[ʨh]、

[ɕ]，而念[ts]、[tsh]、[s]的叫尖音。”普通话都念成

[ʨ]、[ʨh]、[ɕ]，所以不分尖团[2]124。

王力先生说：“所谓尖音，指[tsi]，[tshi]，[si]等；

所谓团音，指[ʨi]、[ʨhi]、[ɕi]等。所谓区别尖团音，

并不是保存见系的[ki]，[khi]，[xi]，而是保存精系的

[tsi]，[tshi]，[si]。”[3]419

丁声树、李荣先生解释说：“分不分‘尖团音’

是指古声母精组（精清从心邪）和见晓组（见溪群

晓匣）在今细音前有没有区别说的。所谓‘分尖

团’是说精组和见晓组在今细音前有分别，读音不

同。所谓‘不分尖团’是说精组声母和见组声母在

今细音前没有分别，读音相同。”[4]6-7

杨剑桥先生说：“尖音指精[ts]、清[tsh]、从[ʣ]、

心[s]、邪[z]五个声母，跟 i[i]、ü[y]起头的古韵母相

拼而成的音节，……团音指见[k]、溪[kh]、群[g]、晓

[x]、匣[ɣ]五个声母，跟 i[i]、ü[y]起头的古韵母相拼

而成的音节，……现代汉语有的方言保留尖音或

团音的古读并且分尖团，……有的方言不保留尖

团音的古读并且不分尖团，……保留尖团音古读

最完整的是闽方言和客家方言，如厦门话‘精’

[ʦiŋ]、‘经’[kiŋ]。”[5]

劲松、瞿霭堂先生说：“细音前的精组字语音

发生变化自成一类的，成尖音；细音前的见组字语

音发生变化自成一类的，称团音。”[6]

诸家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尖团音到底

应该指什么，需要从其原始文献中的用法角度去

解读。一般认为，尖团音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清无

名氏的《圆音正考》（公元1743年），“追溯尖团用辞

之渊源，尖音、团音的名称最早见于清乾隆年间

《圆音正考》”[7]。

《圆音正考》尖团音具体是针对细音前的精见

组字而言的，即尖音就是精清从心邪在细音前的

音，团音就是见溪群晓匣在细音前的音。那么，分

尖团就是精组和见晓组在今细音前有分别，读音

不同。不分尖团是说精组声母和见组声母在今细

音前没有分别，读音相同。

根据原文用法，我们赞同丁声树、李荣先生的

看法。其实，尖团音的对立在现代方言里主要是

以两种方式存在的，王力先生说：“在能分辨尖团

音的现代方言中，又有两种主要的不同情况：一种

是见系齐撮字已经变成了ʨ、ʨh、ɕ,但精系字仍旧

保持 ts，tsh，s，如吴方言；另一种是见系保持 k，kh，

x，精系保持 ts，tsh，s，如胶东半岛。粤方言、闽方

言、客家方言都属第二种或接近第二种。”[8]161

三、《五声反切正韵》见、精组腭化之讨论

《五声反切正韵》序属清中期韵学著作，其有

无尖团音之别呢？我们需考察吴氏对精、见二组

声母的安排。吴氏将见组（见、溪母）字置于纵音

第一、第二位，将精组（精、清、心母）字置于纵音第

十、第十一、第十二位，我们系统考察纵音二十图

中见组、精组字的安排，具体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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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在纵音二十图中，见组和精

组字安排井然有序，见组、精组之间，无相混现象，

这表明，见组、精组字母无论是拼读洪音还是拼读

细音，都是有区别的。可见，当时见组、精组未同

时出现腭化现象。

这是否表明《五声反切正韵》见、精组均未出

现腭化现象呢？我们可以从吴氏的论述中找到答

案。吴氏在“论字母第二”中论述三十六字母并为

十九母时说：“又见母于东韵，不能切‘宫’，欲切

‘宫’字，于三十六母中，竟无母可用；又如溪、群二

母，于东韵只切得‘穹’、‘穷’二字，欲切‘空’字，即

无母可用，可见其挂漏处正多也。”

曹祝兵：清代江淮官话尖团音变化探微 ·· 49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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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专门对此论述，表明当时见（晓）组字的

拼读出现了变化：如果见（晓）组声母拟为k、kh、x，

那么就不能切细音之字；如果拟为ʨ、ʨh、ɕ，那就

切不出洪音之字。这表明当时见（晓）组声母拼读

细音时，已出现腭化现象，已有 k，kh，x与ʨ、ʨh、ɕ
之分。

至于吴氏未将见（晓）组按 k、kh、x 与ʨ、ʨh、ɕ
分立，除了“不欲增母以乱字母之法，为人所非议，

不如举而去之”[9]492的原因之外，我们认为还有一

个原因，那就是当时见（晓）组母腭化还处于发展

之中，并没有最终完成。

精组字在细音之前有无腭化，吴氏在书中并

未论及，且未发现见组、精组字相混的现象，因此，

我们认为《五声反切正韵》之精组字在细音前尚未

腭化，仍为塞擦音、擦音。

四、清代江淮官话尖团音变化之探讨

耿振生先生将《西儒耳目资》、《五声反切正

韵》作为不同时期江淮方言的代表作[10]191-195，叶宝

奎先生将《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增订合声简字

谱》和《南京官话》作为清代后期南京音（江淮官

话）代表作[1]278-280。本文以此五部韵学著作之语音

系统为准，探讨清代江淮官话尖团音的发展变化。

《西儒耳目资》（公元 1626年），明末金尼阁所

作，本书基础方言依鲁国尧、耿振生先生观点，定

为明末江淮官话之南京音。该书声母 21 个，见

组、精组未出现腭化现象。《西儒耳目资》成书于

公元 1626 年，距离清朝建立时间非常之近，考虑

到语音发展速度较慢因素，可将其纳入清初江淮

官话考虑。

《五声反切正韵》（公元 1763年），见（晓）组字

母出现腭化，精组字母未出现腭化，k、kh、x 与ʨ、
ʨh、ɕ未完全分立。

《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公元 1866年），形式上

列 22声母，实际声母仅有 18个[9]668或 19个[10]191-195，

ʨ、ʨh、ɕ均未独立成母。但此并不表示见组声母

未出现腭化现象，据方环海先生考证，《古今中外

音韵通例》中见（晓）组已出现腭化，“这三个喉音

声母的音读可以拟成舌根音k-、kh-、x-。这种构拟

只是在见、溪、晓三母与开口、合口两呼的介音拼

合时才如此，在与齐、撮两呼介音之前则稍微有所

变化，受到前高不圆唇音的影响，该系声母的发音

部位有所前移。这就是说，在《音呼声韵总谱》的

二十二母中，见、溪、晓母业己发生了腭化现

象。”[11]但他也赞成不将ʨ、ʨh、ɕ独立成母，“不过

我们仍然把《音呼声韵总谱》中的根、铿、亨三母合

成一类，拟成k-（ʨ-）、kh-（ʨh-）、x-（ɕ-），而不拟成两

类，对腭化声母只在括号中予以标示，表示在该韵

书反映的音系中ʨ-、ʨh-、ɕ-等腭化音尚未完全形

成独立的声母音位。”[11]至于精组声母，方环海先

生根据书中“削”的两种反切“思约切”、“心约切”，

认为精系舒声字的齐、撮二呼似乎应该说已经完

成腭化的程序或处于腭化程序中的一个阶段[11]。

我们赞同方环海先生见（晓）声母腭化的分析，但

对精组是否腭化的分析，我们认为仅有1个例证是

不够的，胡氏将扬州音的“思约切”和滁州、六合音

的“心约切”并存，当是为了涵盖“古今中外语音”

之故。

《南京官话》（公元 1907年），该书严格区分尖

团：“见晓组开口二三四等字已经腭化，读[ʨ][ʨ‘]

[ɕ]，也有一些未腭化，如‘港’[kaŋ]、‘给’[ki]；精组

在细音前仍读[ts][ts‘][s]。 如[见晓组]鸡[ʨi]欺[ʨ
‘i]希[ɕi]≠[精组]跻[tsi]妻[ts‘i]西[si]。”[12]

《增订合声简字谱》（公元1905年）见（晓）组声

母已经完成腭化，且独立成母，而精组声母并未腭

化。《增订合声简字谱·例言》说：“原本《官话字母》

为京音而设，京音轻齿音之齐齿撮口呼与牙音无

异，故用ʨi，ʨhi，ɕi，ʨy，ʨhy，ɕy六母已足。南音则

不能不分，故于牙音之外别增轻齿音 tsi，tshi，si，

tsy，tshy，sy六母以配之，共为五十六母。”

具体见下表：

著作

《西儒耳目资》（1626年）

《五声反切正韵》（1763年）

《古今中外音韵通例》（1866年）

《南京官话》（1907年）

《增订合声简字谱》（1905年）

见组

未出现腭化现象

见组在细音前出现腭化现象，但ʨi、ʨhi、ɕi未独立成母

见组在细音前出现腭化现象，但ʨi、ʨhi、ɕi未独立成母

见组在细音前出现腭化现象，ʨi、ʨhi、ɕi独立成母

见组在细音前出现腭化现象，ʨi、ʨhi、ɕi独立成母

精组

未腭化

未腭化

未腭化

未腭化

未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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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淮官话尖团音变化经历一个长期的

过程，通过对《西儒耳目资》、《五声反切正韵》、

《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增订合声简字谱》、《南京

官话》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其变化发展经过

——见组、精组均未腭化（清初）→见组腭化、精

组未腭化，但ʨi、ʨhi、ɕi未独立成母（清中期）→见

组腭化、精组未腭化，ʨi、ʨhi、ɕi已独立成母（清晚

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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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into the Changes of the Jiantuan Voices of the

Jianghuai Mandarin in the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usheng Fanqie Zhengyun and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Phonology
CAO Zhub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41, Anhui China )

Abstract: Through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changes of the Jiantuan Voices in Wush-

eng fanqie zhengyun（五声反切正韵）,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Phonology and other works on the rhyme of Jianghuai official

dialect. It discovered that the changes in the tone of the Jianghuai Mandari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Jianzu and Jingzu were not palatalized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Jianzu palatalized, Jingzu did not palatalize, but ʨi, ʨhi, ɕi did not become independent initials (in the middle Qing

Dynasty)→ Jianzu palatalized, Jingzu did not palatalize, ʨi, ʨhi, ɕi have become independent initi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Jianghuai mandarin; Jiantuan Voices; Wusheng fanqie zhengyu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Pho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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